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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不断高涨，从“野草莓”到“反课纲”，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政
治化倾向，即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介入岛内政治斗争、影响台湾选举和牵制两岸关系，呈现
出“台独化”、年青化、网络化的主要特征。未来社运与选举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两个场域，
“台独化”、政团化、选举化、网络化的政治化趋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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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民进党下台，台湾社会运动逐渐高涨，从“野草莓运动”开始，通过反媒体垄断运动、“反
核”运动、“洪仲丘案”，到“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不断介入政治斗争。这使得近年来的台湾
社会运动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即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介入岛内政治斗争、影响
台湾选举和牵制两岸关系等等。通过打击国民党执政的声望与效能，宣扬“反中反统”，阻碍两岸关系
的发展，支持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社会运动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一、从“野草莓”到“反课纲”:台湾社运的发展

威尔逊在《社会运动导论》中指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
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1］台湾学者何明修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
动，它: 一、涉及到群体的共同参与，二、采取体制外的策略，三、以某一种价值作为引导。”［2］这一定义
揭示了社会运动的三大属性: 群体性、体制外、共同价值诉求。学术界还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
社会兴起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如“反核”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自由堕胎
运动、同性恋运动、消费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运动等等称为“新社会运动”。20
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内容增多，而且国际性趋势日益明显。
台湾的社会运动由来已久，也带有强烈的新社会运动的色彩。台湾学者萧新煌把台湾社会运动

划分为不同特色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0—1986 年) : 社运的潜伏、萌芽和集结期。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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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989年) : 社运的勃兴期。在这两阶段，社运对台湾新民主的催生有明显贡献。第三阶段
( 1990—2000年) : 社运的大抗争、防堵威权主义反扑和制度化期。在这阶段，社运投入台湾新民主的
打造。第四阶段( 2000—2008年) : 社运与原盟友民进党政府转向暧昧，被吸纳，抗争力转弱，但多元
化、生活化趋强。在这一阶段，社运似乎未能有力地巩固台湾新民主体质。第五阶段( 2009—迄今) :
‘第一代社运’再起、再出发，对抗旧威权政权复辟，‘第二代社运’持续多样发展; 期待共同维护和深
化台湾新民主。”［3］萧新煌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分类已经揭示出台湾社会运动与民进党之间的合作共生
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打造、巩固、维护和深化所谓的“台湾新民主”。
确实，20世纪 80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也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政治上的“解

严、开禁”，此时期台湾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运动，包括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
民”运动、环保运动、老兵返乡运动、“反核”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种集体的自力救济运动等。这些社
会运动与党外及民进党主导的政治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与多元化的转型。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民进党逐渐以体制内的选举参与取代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使得社运团体与民进
党渐行渐远; 2000 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社运团体担心被当政的民进党所吸纳，更是强调独立性; 直到
2008年民进党下台，开始重新重视并结合利用台湾社会运动团体，通过“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运
动、“反核”运动、“洪仲丘案”、“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不断打击国民党执政的声望与效能。

2008年民进党下台以后，台湾社会运动再次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并且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相
互结合，相互渗透，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泛绿阵营纷纷插手其中。2008 年 11 月海协会与海基会领导
人第二次会谈即“第二次陈江会”在台北举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发表“1106 行动声
明”，鼓动数百名学生到台湾行政机构前静坐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是所谓“野草莓运动”的开始。后
来领导“太阳花学运”的林飞帆、魏扬、陈为廷等人均参与了这场运动。当时由于民进党刚下台不久，
参与运动的学生对民进党并不信任，与民进党保持距离，林佳龙曾试图上台讲话但被赶下台。
此后，台湾社运团体通过介入乐生疗养院、三莺部落、国光石化、兰屿核废料、“同志婚姻权”、洋华

光电、关厂工人卧轨、绍兴社区、美丽湾、文林苑、大埔案等事件，不断积聚能量，强化组织能力，培养组
织骨干。

2008年以后，旺旺集团回台投资，先后并购中国时报集团中的“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中国
电视”等媒体，形成旺旺中时集团。2012年 7月 25日，“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等人召开记者会，反
对旺中并购中嘉案。7月 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 30 余个学生社团，在网络上组成“反媒体巨兽青年
联盟”，正式宣誓加入反媒体垄断运动。2012年 9月 1日，近百个民间社团，在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主
导下，发动 9千多人走上街头举行反媒体垄断大游行。这些民间社团组成“901 反媒体垄断联盟”，共
同推动反媒体垄断运动。“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也参与其中，形成学运与社运结盟的形式，也得到了
民进党的支持。

2013年 3月 9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两周年之际，“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民间环保团体主办的
“309全台串连废核大游行”在全台各地同步举办，要求台湾当局停止“核四”运转，并实现全台无核
化。警方统计游行人数接近 7万，主办单位则称全台有逾 20 万人参与。2013 年 8 月 3 日，在一个台
军士兵洪仲丘被凌虐致死一个月之际，台湾民间社运团体“公民 1985行动联盟”发起了大规模的白衫
军抗议运动，25万人齐聚台北街头，喊出了“要真相、要惩凶”的口号。

2014年 3月 18日，因反对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一批学生和社运团体支持者冲进“立
法院”，而后部分学生破门而入占领了“立法院”议场。持续 24 天的所谓“太阳花学运”拉开帷幕。期
间还发生了“323攻占行政院”和“330凯道集结”等事件。学运诉求从“反服贸”到“反马反中”、“反宪
政体制”，主张由“先立法、后审议”最终升级为“台湾独立”、“正名制宪”。

2015年随着台湾教育部门修改高中课纲争议的出现，台湾学生运动进一步向低龄化发展，在民进
党、“台联党”、“北社”、“人本教育基金会”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台独”政党和社团的支持和策

·2·



动下，部分台湾高中生参与到“反课纲运动”中去。他们要求台湾教育部门撤销课纲微调方案，打出所
谓“反洗脑、反课纲、反黑箱”的口号，鼓动比“太阳花学运”更年轻的一代高中生走上街头。台湾高中
课纲俨然已经发展成为统“独”斗争的新战场。
综观 2008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以公共政策为议题的传统型社会运动，例如“反核”运动、“同志婚姻权”运动等。2014 年 4 月

间，借“太阳花学运”学生刚退场之势，“反核”团体再次掀起全台“反核”浪潮。林义雄宣布展开无限
期禁食“反核”，最终迫使马英九当局宣布停止“核四”施工。

2．以个案为议题的维权型社会运动，这与早期的自力救济运动相类似。如乐生疗养院、三莺部落、
国光石化、兰屿核废料、绍兴社区、美丽湾、文林苑、大埔案、洪仲丘案等事件都涉及当地居民及个人等
的直接权益，在抗争的过程中引起社会的关注，吸引了社运团体的声援与支持。

3．以“反马”为明确目标的社会运动，多数都有政党推动的背景，借社运之名展开政治斗争。如
2009年 5月 17日和 2012年 5月 19日，由民进党发起并主导的“517呛马保台大游行”和“519呛马踹
共大游行”( “踹共”为闽南语，意为“出来讲清楚”) 在台湾北高两市举行。2013 年 9 月 29 日，台湾民
间团体再次联合发起呛马大游行，迫使国民党“全代会”不得不延期。

4．以反对两岸交流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最早的是 2008 年 11 月的反对第二次“陈江会”的
“野草莓运动”。2014年 6月 25到 28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也遭遇少部分社运团体的反对，期
间还发生了“乌来铁链事件”、“高雄西子湾泼漆事件”等蓄意抗议冲突。

5．把“反马”与“反中”结合起来的社会运动，如以“反服贸”为号召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反课纲
运动”，带有鲜明的“反马反中反统”的政治色彩。

二、“台独化”、年青化、网络化: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

2009年 5月，台湾多个社会运动团体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2009 台湾社运团体全国年会———
追寻公民社会的新动力”，发表了大会宣言，策划了十大社会运动的诉求、策略与具体行动。这十大社
会运动包括: 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族群运动、社福运动、教改运动、青年运动( 学运) 、司法人
权运动、媒体改革运动、“国会”监督运动。［4］台湾的社会运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政治化的倾向越来
越浓厚，意识形态日益鲜明，与民进党等泛绿政党与团体的结合更加紧密，对两岸关系的介入更加直

接。所谓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是指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仅仅关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带来的某些
社会议题不同，近年来的台湾社运开始出现立场鲜明地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帜、介入政党政治和选举政
治、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等政治倾向。2008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点，运动主
张的“台独化”倾向、运动主体的年青化、动员形式的网络化特征尤其明显。其中意识形态的“台独
化”反映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第一，是运动主张的“台独化”倾向。在所谓的自发性群众运动的背后难掩“反中反统”的“台独”

意识形态阴影。无论是“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还是“太阳花运动”、“反课纲运动”，都带有鲜明
的“反中反统”意识形态，也培植了一批主导和宣扬“台独”的学生和学者。表面上看，一系列的社会
运动是由民间社团进行组织动员，但是这些社运团体“独派”色彩浓厚，往往在某项民生诉求中混入
“反马反中反统”的声音，一方面通过“反马”汇聚台湾社会对当局的不满，另一方面借机进行“反中反
统”的“台独”意识形态渗透。
台湾社会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或社运团体并不掩饰其“台独”的政治立场，在他们主导或参加的多

次社运中，“反马反中反统”的政治诉求明暗可见。“太阳花学运”的普通参与者或许并没有强烈的
“台独”政治倾向，但所谓的学运领导者林飞帆就公开宣称其主张“台湾独立”，宣称:“我们的行动，在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我们告诉政府，台湾未来属于全台湾 2300 万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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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5］其幕后指导者“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则更是表现
出强烈的“反中”、“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社运的现场也往往可见“台独”口号和标语，激进“台独”
团体如“公投护台湾联盟”、“台湾社”、“908 台湾国运动”等和极端“台独分子”如史明、蔡丁贵、王献
极等游走其间，在声援和支持社运的同时兜售其激进“台独”主张。
第二，是运动主体的年轻化倾向。虽然 2008 年以来的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层，从事

不同职业，有教师、文化界人士，有普通上班族，有学生，而工商界人士极少。但是近年来的社会运动
如“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以 20多岁、30 多岁年龄层的年青人居多，尤其高校学生受到具有强
烈意识形态与理论论述能力的学校老师的切实影响，易于成为知识分子动员利用的对象，甚至还包括

十来岁的高中生。根据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在“太阳花学运”期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学运参加者中，
56%是学生，44%是社会人士; 全体的平均年龄 28 岁，其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22 岁，社会人士则为 35
岁; 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为大学以上学历。

表 1 “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之教育程度分布［6］

分类 “国中”以下 高中 /高职 专科 大学 硕士 博士

学生 54% 0．7% 6．2% 2．2% 73．0% 17．2% 0．7%

社会人士 44% 4．8% 10．8% 8．3% 56．7% 17．3% 2．1%

第三，是社运团体的组织化倾向。台湾的社运团体纷繁复杂，派系林立，但是通过多次的运动，不
同的社团、不同的人之间不断交流结合，相互串联，使得社运团体呈现出组织化的倾向。虽然这种组
织化大部分是松散的，但是他们“反中反马”的目标相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较强，在运动过程中他
们相互串联、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使得社运的声势不断高涨。参加“太阳花学运”的社运团体就包括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公民 1985 行动联盟”、“台
湾守护民主平台”、“公投护台湾联盟”、“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农村阵线联盟”、“台湾劳工阵
线”、“台湾教授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团结联盟人民民主阵线”、“民主黑潮学生联盟”、多
家基金会及数所高校社团等。
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应用，使得组织化和资源汇集的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可以更加便捷地突破地域

和专业的限制。“通过新媒体平台所创设的虚拟社群，能让关注某个共同社会议题的个体之间建立相
互信任，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7］网络社群从线上走到线下，可以迅速地转化成为新型的社
运组织，与既有的社运组织相互合作。网络新媒体的动员作用也使得社运组织的分工容易完成。
2014年 3月 18日部分台湾高校学生在“公投守护台湾联盟”成员的协助下攻占“立法院”会场，第二
天即 3月 19 日，“议场内外开始组织分工，决策中心就位，物资组、媒体组、医疗组、律师团、纠察队等
逐渐成形。立院四周的集结点架设了舞台、服务台、医护站、物资站等”。［8］

第四，是社会运动的软性化特征。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社会运动，近年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往往
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格，打着非暴力、和平的旗帜，强调不与警方对抗，不与族群对抗，有意识地把政
党和意识形态排斥在外，用垃圾分类、分工合作、歌曲宣传等手法美化和英雄化学运，以扩大社会运动
的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但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反中反马”的本质却没有变，反而被装饰得更加具有
欺骗性。
“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为运动创作‘岛屿天光’一曲，现场教唱，录
音录影，之后由台艺大学生制作成两支 MV，在网路上传播”。［9］通过影视、文宣、音乐建构所谓的“运
动美学”，“为这个运动带来‘美感’”，目的是动员和吸引“很多人坐在这里，里面的学生会比较安
全”，［10］让有些人虚幻地以为:“这次的行动至今，整个‘立法院’内外，充满着所有青年的创意、艺术、
品味、思辨、行动力，和最高的包容性。”［11］乃至于学运变成了流行的时尚，“反中”变成了“爱台”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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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成了被扭曲的台湾社会文化。各色人等来来去去，安营扎寨，嘻笑怒骂，似乎秩序井然，“这样游
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常轨之外建立常规的状态，不正是台湾人喜爱的夜市情调?”［12］

第五，是社会运动的网络化特征。近年来，网络媒体以其低成本、高收效的优异表现，在各地社会
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个资讯革命的时代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可不出
门，透过电子邮件、blog、推特、脸书等管道，一样能达到讯息传递、资源汇集的作用。”［13］台湾青年常用
的社交媒体如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批踢踢实业坊( ptt) 、LINE 等，搭建起一个个线上社群，
这样的互动平台串联起了关注相同社会议题的一群人，网络动员也成为了现阶段最常见的社运动员

方式。
“野草莓运动”中的“1106 行动声明”最初就发布在 ptt 电子布告栏上。由学生社团联合组成的

“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也是通过“我是学生，我反旺中”的脸书社团进行动员宣传。“公民 1985 行动
联盟”最早也是由 39名网友在脸书上串连组成，成员有医生、老师、律师、平面设计师、咖啡店老板及
服饰店员等，平均年龄 30 岁。此外，文林苑、华隆工会百日罢工、台大学生声援绍兴社区、“太阳花学
运”、“反课纲运动”等事件均是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动员。尤其是在“太阳花学运”过程中，网络新媒体
发挥了强大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学运组织者和参与者广泛利用新媒体传播工具来发布和散播反对意
见，建构反服贸集体意识，建立学运动员网络，获取国际支持，筹措行动资源，支持各项行动的组织和

管理，对于学运的发动和开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4］

三、社运与选举: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化的发展趋势

社会运动组织往往被归属为“第三部门”，即政府( 第一部门) 和企业( 第二部门) 之外的民间社会
组织。第三部门和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之间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然而，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
发展，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鲜明，对第一部门的牵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个别社运组织和社运人物试图
转型成政党和政治人物，参与选举，但显然从第三部门跨越到第一部门的空间不大。台湾社会运动政
治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意识形态上“台独化”的色彩鲜明; 诉求目标上日益直接对抗两岸关系，
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运动主体上往往是社会团体与政治团体、政党相互交错，相互呼应; 斗争方式上
把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相互结合，暴力抗争与温和路线相结合; 在组织发展上有团体政党化、个人从
政化的倾向，但并不容易。
第一，社会运动的“台独化”倾向不变。台湾社会运动的“台独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在意识形态

上的“台独化”，通过教改运动、族群运动、青年运动、媒体改革运动等，扩张和强化“台独认同”的社会
基础。另一方面表现在组织和运动形式上与民进党等“独”派政团的合作共生关系。台湾社会运动与
民进党等可谓里应外合，分进合击，在两岸政策上牵制国民党主导的台湾当局。
台湾社运组织与民进党的合作共生关系由来已久，“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第三部门中的倡导 /抗

争 /社会运动组织与当年的反对党( 民进党) 有着相当密切但又小心经营其合作共生的关系”。［15］2008
年以来，民进党更加用心经营与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尤其是蔡英文在 2014 年再次当
选民进党主席，提出“开放办党”“引入社会力”的主张。虽然民进党、“台联党”、“极独”政治团体极力
隐藏其在社会运动中的支配角色，但社运和学运过程中的种种迹象依然暴露出“台独”组织躲在幕后
指导、支持和支配社运方向的真相。其一是通过训练班的形式培训社运和学运骨干; 其二是直接给予
物质和经费的支持; 其三是在游行、示威、静坐、占领的现场声援和护航; 其四是在舆论上予以支持，公
开阻挠台湾当局采取合法的维持秩序的举措。台湾社运组织则通过结盟联合成“公民监督国会联
盟”、“公投护台湾联盟”等组织，以支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少数地位。
第二，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相互交织。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中，社运团体与民进党之间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互为表里、相互呼应的关系。“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的出现，一方面牵制了民进党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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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使其重新走回“逢中必反”的老路; 另一方面也支持和配合了民进党在选举中争取胜利的节奏，“太
阳花学运”成为支持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胜选的重要因素，而“反课纲运动”对于 2016 年台湾大
选也造成冲击。
有些人总以为在社运中打响名号是踏入政坛的捷径，然而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是绝然不同的场

域，社运积极分子在政坛仍然必须经历严苛的考验。2014 年 12 月所谓的“学运领袖”陈为廷试图投
入苗栗县“立委”补选，但因性骚扰丑闻曝光被迫退选。2015年初，参与“太阳花学运”的社运团体“公
民组合”分裂成两个政党，一是“时代力量”，吸收了学运黑手黄国昌的加盟，二是“社会民主党”，以社
运活跃人士范云为召集人，他们均投入 2016 年初的“立委”选战。“时代力量”主张“终结一中架构、
共创正常国家”，是“台独”色彩鲜明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则主张“政治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
活”，在理念上相对务实一些。虽然台湾历次民意代表选举都不乏小党的参与，但在小党林立以及台
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小党要在“立委”选举中取得席位并不容易。
第三，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直接间接介入。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介入

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热衷于提出牵制两岸关系的政治诉求，不仅公开打出“反服贸”、“反课纲”、“台湾
独立”等“反中反统”的政治口号，而且直接阻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生效，妨碍两岸两会领导
人正常的交流交往。
由于台湾社会运动对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介入，也间接冲击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社会运

动与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结盟，协助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打选战，支持民进党上台当政。由于民
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台湾社会运动在客观上也制约了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进程的巩固和深化。
第四，社会运动将呈现温和与暴力并存的抗议方式。台湾社会运动带有新社会运动的性质，“非

暴力和公民社会是新社会运动的两大支柱”，［16］但是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却使得极端
暴力的行为屡见不鲜。台湾社会运动中，政党、学生、社运团体自认为代表“绝对正义”的一方，认定
“我的观点、我的主张”就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观点和主张，因而当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议题“不合我
意”时，便是“国家暴力”、“无能政府”、存有“黑箱”、违反民主，高喊“公民不服从”，以此动员更多的
人参与抗争。一方面试图以软性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秩序吸引逃避现实的青年的参与，呈现出温和
感性、自我美化的面貌; 另一方面却变相鼓励激进政治势力的发展，冲击官署、打击异己、对抗警察，把
暴力当成正义。
因此，近年来的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台湾社会运动呈现出温和与暴力并存的抗议方式。既有如“洪

仲丘事件”中较为温和理性的白衫军，也存在“反服贸”、“反核”、“反课纲”中的破坏性行为。学生占
领“立法院”、转攻“行政院”的行为无疑为之后的“反课纲”等抗议人群树立了某种示范。甚至在“反
核”运动中出现绝食抗议，以生命相逼的极端手段让国民党当局遵从自己的意志，迫使国民党在相关
议题上俯首就范，后续的抗议者恐将多有效仿。
第五，社会运动中网络科技将被更普遍地使用。2015 年 8 月 27 日，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

( TWNIC) 公布 2015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台湾民众上网率从 2014 年调查的
75. 6%上升到 80. 3%，推估台湾上网人数达 1883万人; 其中 18至 30岁民众的上网率达 100. 0%，成为
台湾网络主要使用族群。新媒体为台湾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网络传播体系，进行不同的网络串连、动
员、协作、讨论等行为，以便达成网络社运的三个主要目标: 决策、动员支持者，以及社会对话。
“太阳花运动”中，年青一代对网络科技的纯熟运用，已经展现出它强大的威力。通过新媒体，达
到迅速动员、筹集物资、自主掌握发言权乃至引导舆论、及时调配各地人员支援现场的效果。网络新
媒体高度的开放性、隐蔽性，获取各种信息更为容易，能更激烈、更真实、更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
用躲躲闪闪、含糊其辞。随着网民聚集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信息技术的提升，台湾青年中网络社运组织
不断涌现，发展迅速。这些新型社运组织主要通过网络或手机联系和组织活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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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青年的交往模式和群体参与模式。这些网络动员的社运组织将网上行为与线下行为相结合，不断
向线下发展，常常“以虚带实”“由虚变实”，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和行动力，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发展
的新趋势。

四、结 语

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反马反中反统”的表现，还是在运动形式上对于政党
政治、选举政治、两岸关系的介入，均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当然，社会运动转型成政治运动容
易，但是社运人士要转型成政治人物并不容易。必须引起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介入已
经实质上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台独”政治势力利用台湾民众面临的社会问题和
现实困难，以社会议题为突破口，把社会运动导向“反中反统”的政治性质，向青少年展开新一波的政
治动员和政治渗透。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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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f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since 2008

Zhang Wensheng

Abstract: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has been constantly rising since 2008，from the“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to the“Anti-curriculum Change Movement”，which has shown its obvious political tendency． The movements have made a deep
ideological brand，intervening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island，influencing the Taiwan election and containing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which seem to have present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of“pro-Taiwan independ-
ence”，the young participants and the networking． Therefore，future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election，the writer believes，
will become the two fiel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with the political trend in“Taiwan Independ-
ence”，political group，election and networking being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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